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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司马攻散文语言的影响 

 

司马攻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很容易地体会

到。尤其在司马攻的散文和杂文作品中，他所引用的中国古典诗词名句随处可见，且

恰当得体，运用自如，给人信手拈来，不着痕迹的感觉，极大地提高了他散文语言的

张力。这在海外华人作家中还是罕见的。然而，司马攻不仅仅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

营养，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司马攻文学创作的源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巨匠们的创

作思想、语言艺术、表现方法无不对司马攻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一节    司马攻在泰华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司马攻当今泰华作家协会连任几届的会长。由此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司马攻在当

今泰华文学界首屈一指。  

司马攻能居此位，原因如下： 

其一，与海外的很多华文作家一样，司马攻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他的多

面几乎接近全面。如果用运动竞技来比喻文学创作，那么司马攻不是来参加单项比赛，

他是来参加全能运动比赛，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涉及了文学的所有

形式和种类：小说、微型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特写、游记、悼文、文学评论以

及大量的序文。 

其二，司马攻所有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涉及”，而是在所涉及的每一

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出版了各种文集：散文集《明月水中来》；杂文集《踏

影集》、《挽节集》；特写集《湄江消夏录》、《泰国琐谈》；随笔集《梦余暇笔》；微型

小说集《演员》、《独醒》、《骨气》；散文诗、新诗集《挥手》；文艺评论集《泰华文学

漫谈》；序文集《司马攻序跋集》、《文缘有序》等。 

其三，作品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作者迄今已发表的作品字数，达到了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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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其四，作品质量高。作者所作，代表了当今泰华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散文：《故乡

的石狮子》、《明月水中来》。如微型小说：《演员》、《独醒》、《葬花吟》、《骨气》。如

杂文：《客气》、《虎子》。 

司马攻在文学创作上的身体力行，为泰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

响带动了一批献身泰华文学创作的老中青作家。仅用泰华微型小说的崛起加以说明。  

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始于 60 年代，由方思若先生主编的《曼谷新闻》的文艺版“曼

谷公园”首次刊载。70 年代泰华报刊虽有微型小说发表，但因数量有限，未成气候。

直至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 1990 年下

半年一气发表了 30 多篇微型小说，成为抛进湄南河的“引玉巨石”，很快就在泰华文

学微型小说创作之河，掀起层层波澜。在他的带动和泰国华文报纸文艺副刊的大力提

倡推动下，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一次热潮。[1]

    1993 年首届“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的举办，像战鼓催春，迎来泰华微

型小说第二次创作热潮。泰华作协与《新中原报》作为大赛联办单位，积极行动起来，

作出极大贡献。司马攻在《新中原报》“大众文艺”版发表了 10 篇《小小说漫谈》，

详细阐述微型小说的创作特点，微型小说与散文、诗歌的关系，海峡两岸、新加坡以

及马来西亚微型小说的发展概貌，介绍名家，分析名作。这对推动泰华微型小说第二

次热潮的再次勃兴和提高泰华微型小说创作水平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 

    在泰国，除了资深作家吴继岳，恐怕很难找到与之比肩的了。  

陈贤贸在《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泰华散文中对司马攻的评价足以说明司马攻

在泰华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在海外华文文学之林中，泰华文学起步较晚，且屡经磨难，屡遭挫折，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泰华文学不发达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其突出的标志是这一时期泰华文坛涌现了

一批才华卓然的作家。司马攻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然而，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的重要位

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2]

 

                                                        
[1] 张国培：《20 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68 页。 
 
[2] 陈贤贸：《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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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的重要位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   

 

第二节    司马攻散文语言鲜明的目的性 

 

司马攻散文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使用语言的鲜明的目的

性，也为泰华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第一，语言为主题思想服务。  

    司马攻的散文语言平和恬淡，没有惊人激烈之笔，却把主题思想衬托得强烈鲜明。

比如《明月水中来》的结尾处，作者是这样写道： 

 

“明月水中来”这个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

子，以及他的儿子。[1]

 

这里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简简单单的事，语言也是平淡无奇。然而，平淡不是

平庸，更不是有闲阶级的无病呻吟，它在平淡中彰显明确的主旨，在无奇中展露强烈

的思想。细读此篇，就很容易感受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深思和忧虑，而

文章表面只是在讲，一把壶底刻有“明月水中来”字迹的小茶壶，传承几代人的故事。 

《故乡的石狮子》、《祖母的芒果树》等散文都是这样的篇章，把较强的主题思想

掩藏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 

第二，语言为塑造人物服务。 

司马攻的散文大都有完整的事件，也就有鲜活的人物。这是记写客观事物的普遍

规律：有事必有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为之；反过来，写人必写事，因为要通

过事件塑造人物。司马攻的散文语言传神达意，也颇见功力。比如司马攻在《水仙，

你为什么不开花？》中描写祖父时这样写道：  

 

祖父也来看水仙，他高大的身躯站在我的身后，银白色的长须正好垂在我的头上，我正

想向祖父问一问这些花儿能开多久？回转过头来，只见祖父满脸笑容，斜下眼睛俯视着我。

啊！他不是在看水仙，而是在看我呢？这慈祥的眼神，可敬可亲的笑容，在那寒冬的时节给

                                                        
[1] 司马功：《司马功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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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一时间，把要问他的话也忘记了。[1]

 

这样的语言，把人物的形象立体化，情感化。语言富于形象美且毫不夸张，用含

蓄透出“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第三，语言为文章结构服务。 

纵观司马攻的散文，大多是亲身感受，所以题材不宽，立意有限，局限于作者的

自身经历。但司马攻能在较狭窄的描写范围中，把每一篇文章都写得都各具特色，不

尽相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司马攻构思独特，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章法。而语言

的使用，除了为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外，恰恰是围绕文章的结构精心铺叙了。《明月

水中来》是以“月是故乡明”衍生出来的，而故乡才是文章真正的构思焦点。为了使

这个抽象的的立意，变得生动具体，司马攻选中了小茶壶。语言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描

述：其一，小茶壶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如今传到了我的手里。其二，小茶壶现在和我

朝夕相处，无法割舍。其三，这把小茶壶，我还想继续传下去。其四，这把小茶壶的

壶底上刻着字呢：明月水中来！ 

如果单一地从这几个方面，简单叙述，立意还是抽象的，作者是如何把握的呢？ 

文章结构是先从小茶壶的描述入手，开门见山：我有一把壶底刻有“明月水中来”

的小茶壶。随后，介绍小茶壶的来历，并加以考证。这样就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形象

的小茶壶。接下来，告诉读者：我非常珍爱小茶壶，因为小茶壶现在属于我，而数十

年前，属于祖父。此时自然地进入对三代人喝茶描写，这三个画面，突出了人们通过

什么，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最后通过对儿子喝茶的描写，把主题抖落于读者的面前。

如此叙述，有情，有景，有理，有据，结构上也能曲折有致，紧凑完整。 

司马攻的散文语言古朴简约。朴素而不失文雅，简约也不是简单。事实上，由于

司马攻长期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诗词的熏陶和影响，所以精心追求散文的格调

和修辞，刻意文章行文的遣词用字，使其散文独占泰华文坛鳌头。这些，在此之前已

经分析过，可谓得。 

有得必有失。纵观司马攻的散文，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只是语言。

然而，在司马攻语言的“有所得”之中，也能看到“有所失”。 

其一，语言风格过于稳定。正像“物极必反”的道理一样，由于司马攻对其散文

                                                        
[1] 司马功：《司马功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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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过于苛求，反而限制了一些鲜活思想的表达。叙述语言缺少变化，这种缺憾在

司马攻的序文和悼文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试举《岁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和《看

你，在火光之中》两篇悼文中的用词： 

 

     长空落寞，芝焚蕙叹，为你叹息的人可真不少。[1]

 

     于今人天永隔，我问教无从，芝焚草悲，伤痛之余，敬撰此文悼你。[2]

 

序文和悼文题材内容更狭小，而司马攻此类文作尤为繁多，雷同也就很难避免。  

其二，语言过于温雅，风格过于稳定。司马攻和其他的泰华散文作家有很大的不

同。在一般泰华散文作家身上，我们感觉太少的东西，在司马攻却恰恰相反，不是太

少，而是太多。这点东西就是所谓的文化教养。良好的文化教养固然给司马攻的文学

创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太多了，反而会束缚了作者的手脚，使他在行文、

语言、结构上显得有些拘谨。这主要是司马攻行文使用的语言过于温文尔雅所致。读

司马攻的文章，总能感觉到“微风轻拂，暗潮涌动”，很难看到风狂雨猛，骇浪惊天！

司马攻散文语言的杂文化，导致司马攻的散文虽见云雾缭绕，山路崎岖，却难见峰顶。

“潺潺流水声有余，烈烈狂飙势不足”，对作者和读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仅

仅是笔者自己的感觉，见仁见智，还待众口之说。  

 

 

 

 

 

 

 

 

 

 
                                                        
[1] 司马功：《人妖·古船》，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2 页。 
[2] 司马功：《司马功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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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泰华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几经风雨，几度风霜。今天已经是春花满

园。而泰华散文则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经过泰华文坛新老作家的顽强坚持与不懈

努力，这朵奇葩如今开放的更加辉煌绚丽！ 

司马攻的散文作品在泰华文坛享有盛誉。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领先地位。其

散文作品，思想深刻，寓意宽广，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內容涉及

对家乡的思念，对异国风光的眷恋，极富情趣和理性，尤其散文语言，深刻、含蓄、

简洁、睿智、幽默，呈现出独特的语言特征。 

80 年代中期复出的司马攻，可谓“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如果不

是读他的自序，很难相信那些脍炙人口的杂文和炉火纯青的散文，竟是他小试牛刀之

作。他的散文创作，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无章胜有章”的自然和创新，同时发挥他博

学多才的优势，把渊博精深的修养和积累丰富的知识，融会贯通地渗透到散文作品中

去。纵观司马攻的散文作品，现在的作品较之前期，显然是“更上层楼”。无论哪一

种体裁的作品，都穿插着许多轶闻趣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精譬妙喻，左右逢源，

且融合得天衣无缝，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情趣和形象魅力。 

本来，笔不磨必钝，何以司马攻搁笔多年复出后却笔力雄健，大气磅礴呢？因素

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具体人来说，除了思想水平和文字功夫之外，最关键的是他

善于博采厚积、勤学多思，且能持之以恒。从《人生半世灯》一文，我们可得知，他

九岁开始勤读，而且立愿要把先父遗下给他的几大橱书读完。博览群书成为司马攻成

功的奠基石。 

司马攻散文创作的最大成就，应该是他的散文语言。而他的散文语言集中吸取中

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营养，并加以解读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语言风格。既然散文是一种侧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和内心境界的文体，那么，从语

言到表现手法，都应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都应该象司马攻那样去身体力行，使

自己的语言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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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散文语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虚假是散文的大敌，雕饰和造作也会断送

散文。今天，整个社会生活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都越来越

多样化和多元化了，作家的思维脉络也要随之起伏多变，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更应该

丰富多彩。 

泰华散文已经取得了令人著目的成绩，但泰华文坛作家老化、后继无人的现状

仍然令人担忧。中国的散文创作，单一化、模式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影响着泰

华散文创作，成为一种无形的“网”。鲜有人做“破网之斗”！很多传统观念，至今

还是统治者。例如“形散神不散”之说。其实，形散神聚只是散文大河中的一个支流，

把散文写成“形聚神聚”，想也无妨，也许会有更好的收效。至于，撒的开，收得拢，

甚至写成“形散神散”，又有何不可呢？无论什么形式，做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

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就好。应该记住：因循守旧终腐叶，标新

立异是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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